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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巧雄報道：隱姓埋名、虔誠向佛二
十載後，畫家陳愷良和他畫的 「馬」從湖湘大地風馳電掣
般跑了出來，揚鬃奮蹄直奔京都、歐洲，最近獲得 「中國
文化藝術交流展金獎」和 「中歐文化交流大使」兩個榮譽
稱號。

出生於農村的陳愷良，四十多年來，除了潛心畫馬，
追求 「馬」的最高藝術價值和境界外，沒有去追求任何職
位頭銜，正因為 「心中沒有功名利祿、唯有馬的藝術真
諦」，陳愷良畫的 「馬」自成風格，進入市場後即受到
關注。

中央美院博士生導師焦可群評價： 「陳愷良是繼徐悲
鴻之後畫馬畫得最好的；難能可貴的是，陳愷良不僅馬畫
得好，書法亦出色。」杭州佳寶拍賣公司董事長汪驥表示
，從他手上拍賣過的古今名家作品不少，但陳愷良畫的馬
，是當代中青年畫家作品中很受歡迎的。二○○四年九月
， 「北京第七屆國際藝術博覽會」聚集四百多位名家，展
出三千多幅作品。被應邀參展的陳愷良，如同鄉下人初次
進城。他帶去的二十多件作品，開始被安排在一個不到九
平米的角落。讓人始料未及的是，其作品掛出來後，很快
即被訂購一空。二○○八年十一月，由文化部舉辦的 「中
國書畫名家作品城市巡迴展」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舉行。陳
愷良的《萬馬奔騰圖》和《天山八駿圖》成了展廳中的亮
點。出版社還出版了《陳愷良書畫集》。

陳愷良告訴記者，他天性愛好書畫，四歲時即以木炭
在門板上塗鴉；稍長，即以樹枝在沙盤上習字，隨心所欲
地畫些馬牛雞犬、花草蟲魚。一九六三年，被譽為 「北徐
（悲鴻）南張（一尊）」的張一尊在長沙舉辦畫展，並收
了陳愷良為關門弟子。

文藝評論家張辛汗指出，陳愷良雖誠心於佛教，但他
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養育出來的一位藝術家。從來不事張
揚的陳愷良，如今被聘為 「世界藝術家協會副會長」、
「世界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 「新加坡神州書畫院院士

」等多個頭銜。其傳略也被刊載於《世界美術家傳》、
《中日現代美術通鑒》等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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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俞凱穎報道：香
港蘇富比昨日進行 「中國書畫」春季
拍賣會，至今 「春拍」雖已步入第五
天，但買家熱情不但未減，反而更見
瘋狂，推出逾三百幅名家書畫作品，
大部分以高出估價數倍成交，當中張
大千的 「沒骨山水」代表作《蜀山春
曉》拍得全日最高價錢，經三十多次
叫價，電話買家以六千四百五十萬元
投得，高出估價三倍。

張大千 「沒骨山水」代表作《蜀
山春曉》昨日成為焦點拍品，在中段
時間推出，大會在台上展出真品，開
價一千二百萬元。一開始買家反應就
十分活躍，一瞬間叫價已超過二千萬
估價位，接着競投漸漸由快變慢，但
價位穩步上揚，經三十多次叫價，只
剩兩名電話買家競相爭奪，現場人士
屏息觀戰，當價位高達四千七百萬時
，停頓了近一分鐘時間，電話買家們
幾經考慮，拍賣官數次給予時間，還
笑言不要太快，雙方幾經拉鋸，及叫
到五千七百萬時，另一名電話買家才
告放棄，連佣金《蜀山春曉》以是日
最高價六千四百五十萬元成交，博得
在場人士鼓掌。

排第二為重點拍品之一：吳冠中

《獅子林》，開價四百五十萬元，席
間立即有人叫價一千萬，已拋離最高
估價的七百萬，拍價繼續向上跳，經
十多次叫價，畫作以二千八百六十六
萬元成交，同樣高出估價四倍。

排第三為張大千的《雨後新月》
，該畫並非重點拍品，在初段推出時
，開價僅一百六十萬元，但買家反應
熱烈，經十多次叫價，現場及電話買
家幾經拉鋸，當快要定槌之際，再有
人出價，終以一千九百七十萬元成交
，高出估價（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元
）十倍。排第四都是張大千《翠谷清
溪》，以一千八百五十八萬元成交；
排第五為傅抱石《後宮詞》詩意，以
一千七百四十六萬元成交。

多幅拍品逾千萬成交
破千萬元成交的作品還有：張大

千《新安江紀遊》，開價一百萬，經
三十多次叫價，以十倍價錢一千五百
二十二萬元成交；也是重點拍品的齊

白石《金桂玉兔》，以一千三百五十
四萬元成交，高出估價六百萬至八百
萬元預期；吳昌碩的《蒲草靈芝》開
價三百五十萬，經十多次叫價以一千

一百三十萬元成交；而傅
抱石《柳蔭泛舟》開價三
百八十萬元，同樣經十多
次叫價，以一千零一十八
萬元成交，成績理想。

「中國書畫」春拍昨
日早上十時開始，入場人
數比日前為多，工作人員
要不斷加設座位，座席幾
乎貼近後方採訪區，不少
人要站在後排近入口處仰
首觀望。拍賣會一開始，
買家反應已甚為熱烈，席
間不少人踴躍舉牌，拍賣

官不停叫價，有些拍品推出不到半分
鐘價位已大幅超出估價，如張大千
《風荷》，經十多次叫價，以五百四
十二萬元成交，較估價一百萬至一百
五十萬高出近五倍；又如齊白石《桂
花雙兔》，以三百八十六萬元成交，
超出估價（三十萬至四十萬元）十倍
拍出，氣勢如虹。

至於前日舉行的 「亞洲當代藝術
」春拍，至深夜才全部拍畢，該日成
交額約一億八千三百萬元，拍品成交
率為百分之八十八點一，最高成交價
為張曉剛《血緣─大家庭》，以五
千六百六十六萬元拍出，排第二為曾
梵志《無題十一號》，成交價為一千
零七十四萬元，排第三為劉野《傍晚
的李特菲爾德別墅》以七百八十二萬
元成交。

蘇富比春拍買家競投踴躍
張大千作品張大千作品64506450萬成交萬成交

▲《八駿圖》表現出剽悍奮進的活力，展示出頑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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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特區政府通過
了最低工資法例，已經
正式實施，但社會上仍
然有不少爭議，其中最
明顯的，是僱主應否在
工人午膳和例假日繼續
發給工資。

先申報利益，我不是香港的僱主，也
非工人階級，在這個議題下完全中立。但
就是否為最低工資立法，必須了解，這完
全是政治考慮，對保障工人的收入，幫助
不大。唸過經濟學入門的人，都懂得 「價
格管制」和 「最低工資」這類法例違背市場的
經濟規律，表面堂皇，實際絕不管用。最低工
資是否奏效，真正影響力在背後的工會手上。

看看美國的例子，製造業都外移到發展中
國家，正正是最低工資的結果。同一工序，相
同的勞動力，在中國、孟加拉和越南生產的成本是美
國的十分之一，哪個成衣製造商不把製衣工序轉發出
去？成本降低，定價下調，利潤增加。我見過加州的
製衣廠連老闆都胼手胝足，工人寧願不拿最低工資，
改當件工，最後還是避免不了關門的命運。看他們的
汽車製造業，曾經風光一時，也是因為最低工資，成
本太高缺乏競爭力，給日本品牌打到破產，要政府注
資挽救。

不過，美國的最低工資雖然偏高，工時卻是按實
際工作的時間計算。吃飯時間並非工作，不計；例假
日沒有開工，不計。故而加州政府財政危機時，可以
要求公務員每兩周上班九天，扣掉一天的工錢，來節
省開支。

香港式報章專欄，性質猶如小
食檔，檔檔不同口味，任君品嘗。

有的專欄內容專一化，有專談
電影的，有專談飲食的，有專談法
律的，有專談教育的，就像小食檔
有專賣牛雜的，有專賣鹵味的，有
專賣煨番薯的，有糖炒栗子的……

只要你對某一類內容感興趣，一定不會過其門而不入
。但對這一類內容不關心的讀者，就會整年不上去瞄
一瞄。就像我不會幫襯烘魷魚的檔口一樣。

有的專欄性質不明顯，幾乎無所不談，適合所有
讀者，但不是人人必讀，那就要寫出自己的風格來，
或辛辣，或清新，或甜美，或滋潤，就像小食檔有賣
各式咖喱、水果、甜品、湯水的，也會吸引好此品味
的讀者。

專欄文字忌無個性，即使有讀者也不屬 「忠實」
一類，他們不會首先挑你的欄來看，也不是必看。但
個性如突出而不討好，就會被劃入 「必不看」一類。
某報某人的專欄據我的朋友們反映，屬必不看一類，
奇怪的是多年來他稿約不斷。

當世界或本地有大事發生時，專欄會忽然集體賣
同樣的東西，有一兩天味味炸子雞還可以，連吃十天
看你怎麼頂？聰明的作者就別趁熱鬧了。

這一陣子，不停地反思自己的
生活。一天工作完了，在回程途中
，或一天之始，坐在交通工具裡，
腦子總在想：這世界，一下子變成
這個樣子，誰能預料得到？每一處
發生了什麼災難，在過去，似乎都
是很遠很遠地方的事，而且都與我

無關，是的， 「假如遠方有戰爭，情人啊，我們在做
什麼……」詩人如是說。我是沒有多大的感覺，因為
心中已這樣認為：世界上總有一些地方發生不幸的事
，正如一個人禍福無常，總有他或大或小的不幸：患
了病，跌傷了，意外身亡了……世事是一連串的事實
，今日事實（factalize）了什麼，明天又factalized什麼
，不停地事實着，我從未怎樣的稀奇過，這是生活之
當然吧。我想。

但，我近日的反思卻有着很大的悲戚。我把壓在
一疊沉重的雜書堆中，尋找唐君毅老師的《人生之體
驗》一書，我重讀他的生命體會，從中我想到人生的
悲哀，我當然知道其實什麼物質我都不曾擁有過，但
我卻擁有一生平靜安寧的日子，但放眼世界，那邊的
戰爭，無緣無故就掀了起來；另一邊的天災與人禍，
給一個國家帶來沉重的打擊，而同情者只能望着一片
瘡痍，說一句又一句的加油空言，而且整個世界的生
態，面臨浩劫，這地球，似乎再無樂土，人在悲戚中
該怎樣重整步伐，該怎樣為往後的生活定位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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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病
肯
定
是
原
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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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紐
約
正
好
碰
上
北
島
應

邀
來
此
朗
誦
詩
。
在
座
有
人
需
要

多
幾
張
票
，
北
島
手
上
已
經
沒
票

了
，
他
說
：
﹁可
以
買
票
，
就
是

太
貴
。
﹂
大
家
問
，
到
底
有
多
貴

？
多
少
錢
？
北
島
回
答
：
﹁要
十

塊
錢
一
張
。
﹂
眾
人
一
聽
，
異
口

同
聲
：
﹁一
點
也
不
貴
﹂
，
﹁十

塊
錢
怎
麼
算
貴
﹂
，
﹁很
便
宜
啦

﹂
。
北
島
滿
臉
疑
惑
地
說
：
﹁我

以
為
朗
誦
詩
都
是
免
費
，
都
是
不

賣
票
的
。
﹂
真
是
太
謙
虛
了
。

在
座
的
畫
家
認
為
北
島
的
反

應
正
常
。
他
說
，
曾
經
有
位
也
十

分
有
名
氣
的
中
國
詩
人
應
邀
來
這

裡
朗
誦
，
他
喜
歡
這
位
詩
人
的
作

品
，
特
地
按
宣
傳
頁
上
的
地
址
找

了
去
。
他
以
為
一
定
是
一
間
大
廳

，
不
是
的
，
是
一
家
餐
館
的
樓
上
。
他
上
去
看

到
的
是
，
偌
大
的
餐
廳
中
只
有
一
桌
人
，
大
約

十
來
個
，
其
中
一
位
正
是
他
喜
歡
的
詩
人
。
他

好
奇
地
問
：
﹁朗
誦
完
畢
了
嗎
？
﹂
詩
人
說
：

﹁這
就
是
，
現
在
正
在
朗
誦
呢
。
﹂

中
國
現
代
詩
朗
誦
，
在
本
土
曾
經
轟
動
。

詩
人
魏
志
遠
八
十
年
代
，
在
成
都
為
朦
朧
派
詩

人
辦
過
朗
誦
，
聽
眾
就
像
今
天
的
追
星
族
，
把

朗
誦
大
廳
的
門
都
擠
壞
了
。
我
在
紐
約
也
見
過

一
次
盛
況
。

那
是
慶
祝
墨
西
哥
詩
人
帕
斯
八
十
壽
誕
，

在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舉
辦
的
詩
朗
誦
，
安
排
朗

誦
的
都
是
著
名
詩
人
。
會

場
外
等
候
進
場
的
隊
伍
繞

過
一
條
長
街
。
那
次
北
島

也
是
朗
誦
者
，
我
拿
着
他

贈
送
的
貴
賓
票
優
先
入
場

時
，
引
來
不
少
羨
慕
的
眼

光
。

那
天
，
有
同
學
說
，
回
鄉
探
望
朋
友
，
朋

友
說
：
來
看
一
次
就
少
一
次
啦
。
我
這
位
朋
友

反
駁
說
：
哪
裡
的
話
，
看
一
次
是
多
一
次
啊
！

我
說
，
你
說
的
正
是
樂
觀
的
人
和
悲
觀
的

人
對
事
物
不
同
的
看
法
。
最
出
名
的
故
事
就
是

，
兩
個
極
口
渴
的
人
，
看
到
半
杯
水
，
一
個
苦

着
臉
說
：
唉
！
只
剩
半
杯
。
另
一
個
雀
躍
地
說

：
還
有
半
杯
啊
！

樂
觀
和
悲
觀
，
由
兩
個
因
素
決
定
。
樂
觀

的
人
一
般
環
境
較
好
，
生
活
道
路
比
較
順
利
。

悲
觀
的
人
，
可
能
比
較
坎
坷
，
多

一
些
不
幸
的
遭
遇
，
樂
觀
不
起
來

。
另
外
的
原
因
是
性
格
，
有
的
人

天
生
就
是
樂
觀
。
好
比
已
經
去
世

的
卜
少
夫
先
生
，
就
常
常
自
稱
是

：
﹁無
可
藥
救
的
樂
觀
主
義
者
﹂

。
他
去
世
前
的
一
段
不
短
的
時
間

，
我
常
常
跟
老
先
生
吃
飯
飲
茶
，

確
實
知
道
他
非
常
樂
觀
，
凡
事
看

到
的
都
是
好
的
一
面
。
當
然
，
也

見
過
一
些
天
生
悲
觀
的
，
還
沒
有

做
事
，
先
想
到
失
敗
。

除
掉
性
格
，
身
體
的
好
或
者

不
好
，
也
是
悲
觀
和
樂
觀
的
重
要

原
因
。
有
這
樣
的
說
法
：
早
上
起

床
，
假
如
看
到
陽
光
燦
爛
，
心
中

就
充
滿
喜
悅
的
人
，
一
定
是
個
健

康
的
人
。
身
體
健
康
，
就
能
快
樂

地
迎
接
每
一
個
晴
朗
的
日
子
。
如
果
身
體
不
好

，
一
起
床
，
這
裡
不
舒
服
，
那
裡
疼
痛
，
哪
裡

能
夠
快
快
樂
樂
迎
接
每
一

天
？

有
的
人
諸
多
不
順
，

有
的
人
身
體
極
差
，
有
的

人
遭
受
巨
大
打
擊
，
假
如

還
能
樂
觀
看
待
人
生
，
那

就
真
是
了
不
起
了
。

福島的核事故，演變成
長久戰，放射性元素飛上半
空、沖到海裡、滲進土壞，
難以收拾，切爾諾貝爾災難
廿五周年之際，全世界又再
關注核能問題。

很多國家，除了要重新思考核能發展的問
題，還要開始頭痛老舊核電廠怎麼辦的難題。
全球興建核電廠的高峰期，在八十年代初，一
般反應堆，設計壽命四十年，現在全球核電廠
運作期的中位數是廿七年，是時候要開始考慮
，老核電廠要報廢拆卸？還是冒險繼續使用？
要是放棄核電的話，用什麼來替代？

冒險去延長核電廠壽命的誘因很大，因為
不用新的資金，安全措施補足一下，就能繼續

獲得較便宜的電力。相反，要拆舊電廠，需龐大費用，如何
處理核廢料，全世界仍無妥善方法，還要另覓新方式發電，
又是另一大筆錢。

福島核災難以後，核電不再 「便宜」，首先，安全規格
必定進一步提升，價錢不菲；大家又認識清楚，一旦出事，
代價極大；核電廠老化，拆卸又牽涉龐大資金；就算運作良
好，遠方一宗意外，也會令電廠停產，對電力公司而言，風
險很大，德國就是好例子，雖然核事故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
日本，但德國在政治壓力下，暫時關閉七個老發電廠，令投
資者失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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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家
洛

核核
風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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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你
是
否
反
對
宗
教
，
都
不
得
不
承
認
：
這

個
世
界
需
要
宗
教
。
因
為
世
間
一
切
學
問
，
都
只
能

解
釋
形
而
上
的
事
，
唯
有
宗
教
，
解
釋
生
與
死
的
問

題
，
使
人
面
對
死
亡
時
，
不
會
恐
懼
，
進
而
使
家
屬

和
臨
終
者
，
心
靈
安
舒
。

既
然
對
﹁今
夜
宿
誰
家
﹂
滿
有
把
握
，
死
亡
只

是
短
暫
旅
程
的
終
點
。
長
期
來
說
：
人
生
只
是
客
旅

，
正
在
尋
找
一
個
終
極
歸
宿
。
在
那
歸
宿
中
，
會
與

所
愛
的
人
再
見
。

一
名
英
國
十
七
歲
少
女
經
醫
師
診
斷
罹
患
罕
見

骨
癌
，
經
手
術
與
化
療
均
無
效
，
癌
已
迅
速
擴
散
，

她
大
哭
一
場
後
，
接
受
事
實
，
決
定
要
走
得
有
尊
嚴

，
勇
敢
籌
劃
自
己
的
喪
禮
。

在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來
看
：
一

個
年
輕
女
孩
怎
能
那
麼
豁
達
？
但
對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這
是
基
本
概
念
，
算

不
得
什
麼
。
她
很
認
真
地
寫
下
所
有
喪

禮
的
細
節
：
要
求
六
個
親
朋
好
友
抬
棺

，
喪
禮
上
，
播
放
特
別
點
好
的
歌
曲
，

選
好
靈
堂
所
擺
設
的
特
寫
照
片
、
鮮
花

顏
色
，
還
有
出
席
參
加
親
友
所
穿
的
服

裝
。
她
認
真
的
態
度
，
就
像
預
備
考
試

時
所
交
的
作
業
，
盡
情
發
揮
創
意
，
忘

記
所
有
痛
苦
憂
傷
。

她
表
現
得
如
此
堅
強
，
使
親
屬
也

輕
鬆
起
來
，
有
如
預
備
一
場
餞
行
宴
。

她
打
算
穿
着
媽
媽
再
婚
那
年
她
所

穿
的
伴
娘
禮
服
，
躺
進
棺
材
裡
，
旁
邊

擺
着
心
愛
的
娃
娃
。
她
要
求
參
加
喪
禮

的
男
性
繫
上
粉
紅
色
領
帶
，
那
是
她
最

愛
的
顏
色
。
最
後
希
望
父
母
將
她
火
化
，
將
骨
灰
灑

在
布
萊
頓
碼
頭
。

正
因
信
仰
，
女
孩
說
自
己
不
怕
死
亡
，
只
是
不

捨
得
離
開
家
人
。
罹
癌
後
，
她
反
而
安
慰
來
探
病
的

人
，
最
常
說
的
一
句
話
是
：
﹁你
可
以
哭
泣
，
不
過

微
笑
會
更
好
。
﹂
我
想
：
女
孩

的
表
現
應
成
為
典
範
，
人
啼
哭

而
來
，
卻
不
必
啼
哭
着
離
開
。

反
正
人
人
都
有
這
麼
一
趟
，
只

是
早
走
了
一
點
而
已
。
但
願
人

人
都
有
這
麼
一
個
完
美
句
點
。

阿 濃

專專欄猶如小食檔

葉特生
完完美句點

王 渝
詩詩人的謙虛

舒 非
半半杯水

黃子程

在在悲戚中反思

姍 而
身身邊的輻射

關

平

最最
低
工
資


